
荷花池

2021年（夏） 141

本文节选自《清华的风格》第五部分
“清华的格调”（谢维和、叶富贵、李珍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4月
出版）。作者谢维和，2004－2015年担任
清华大学主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长，现任清
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论及清华大学的特点，自建校以来就

有颇多的说法，例如，20世纪清华大学初

期，有人认为清华有“三好”，即“英文

好、校舍好、体育好”。从清华人的角度

说，则有着外语好和注重体育锻炼的特

色。这种说法的确是有道理的。也有人

说，与京城的其他大学比较，清华的特点

是“洋”。这种说法也事出有因。由于清

华大学是用当年庚子赔款的经费建立的，

长期以来一直用这笔钱维持学校的运行，

包括学校的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工资。清华

基本上没有其他大学时常出现的经费拮据

现象。而且，当时清华大学还管理着出国

留学的经费，一方面聘请了大量留学回国

的高水平教师，另一方面，每年还要在全

日晷的故事
○谢维和（教）

国选拔一批学生到美国学习，等等。还有

人说，清华人其实比较“傻”，即解放后

清华大学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总是

埋头读书，学习，做实验，对社会上的那

一套不懂，也不会“来事”，在人际交往

方面显得傻乎乎的。这种看法也有点道

理，好像还有不少人认同。也算是一种看

法吧!这里不能不说的是，人们在思考或

议论清华大学的格调时，特别喜欢将不同

的大学进行比较，例如，北京的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

学四所大学的格调或特点，就常常成为人

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的北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则更容易受到人们的“热议”。对

此，社会上就有类似的各种说法，例如，

“北大是一首诗，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

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

北大的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

界，而清华的哲学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新世

界；北大洒脱狂放，外向力强，而清华严

谨求实，内聚力大；北大重个性发展，清

华重团队精神；北大管理松散，清华纪律

严明；北大人喜欢一鸣惊人，清华人处世

平和；北大学生长短随意，清华学生整齐

划一；北大学生奇才怪才多，清华学生成

功率高”。当然，这些说法并不都客观正

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些街头巷尾的

杂议，只能姑妄听之了。但不可否认的

是，“行胜于言”的校风是清华大学最具

共识的格调。

在清华园大礼堂草坪的南端，立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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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古典的计时器日晷。这个日晷之所以能

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是镌刻在下部底

座上的四个大字“行胜于言”及其拉丁文

译文“FACTA NON VERBA”，这是著

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等1920(庚申)届学生毕

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这是所有来清华园

旅游参观考察的人必到的“打卡”之地，

更重要的是，“行胜于言”已经成为清华

的校风，成为清华人的一种精神象征。当

然，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陈岱孙等1920

届毕业生为什么选择镌刻有这四个字的日

晷作为送给母校的礼物。而且，对“行胜

于言”也可以有很多的诠释，它甚至还引

起了某种误解。那是在清华大学复建文科

以后，部分从其他大学调入的文科老师对

清华大学非常严格和刚性的管理制度感到

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些老师甚至“归

咎于”这尊日晷，认为“行胜于言”只是

一种工科大学的精神与文化，不适合文

科。对此，在一次与文科教师的聚餐中，

学校领导专门就此事做了一个很好的说

明，而且告诉大家，日晷的赠送者之一陈

岱孙先生本身就是一位经济学家。由此，

大家也进一步了解了清华的文化。虽然清

华大学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一

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并在管理上形成了

比较符合工科特点的规则和制度，但“行

胜于言”绝不是一种单纯工科的精神和文

化，它是整个清华大学办学风格的体现，

是清华文化的精髓之一。

这种“行胜于言”强调的“行”与

“言”的关系，并不是要把两者对立起

来，而是表明清华的一种价值观，即多言

不如实干，正如它的英文表述的那样，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在

清华大学，仅仅会说事是不行的，还要能

干事，而且能够会干事，可以干成事。这

种“行胜于言”并不是“行”与“知”的

关系。它并不否定观念与认识的重要性，

而是强调不仅要“醒得早”，更重要的是

“起得早”，“赖床”是不好的。这种

“行胜于言”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实事求是

的精神，它表达了一种学习的态度、研究

的思路，以及管理的取向，倡导在行动中

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工作中解决问

题。所以，在大学办学模式中，这种“行

胜于言”是一种教育思想，它体现了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学而时习之”的传统，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坐而论道、述而

不作。它通过日晷的载体及其寓意，说明

了“行”本身是清华的一种价值导向，是

教育的基础与目标，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根

本途径。如果说，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

颜元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

了“习动”“实学”“习行”“致用”等

理论，形成了注重“行动”的教育思想，

那么，“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则是通过

“行”与“言”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一

种新的教育观。这是清华大学办学思想

的高度凝练，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

发展。

某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

老院长朱镕基学长主持了一场顾问委员会

的年度会议。学院领导向委员会汇报工

作，回答大家的问题。其间，朱镕基老院

长给正在汇报的学院领导提出了一个问

题：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评估、排行榜和统

计数据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表现

好像并不是十分理想呀？这一下把学院的

领导弄得十分紧张，竟然一时语塞。就在

此时，在座的另一位经济管理学院的领导



荷花池

2021年（夏） 143

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接住了老院长的问

话：我们的成绩和各项数据指标都很好，

只是我们没有说而已。清华不是讲“行胜

于言”吗?没有想到的是，朱镕基老院长

却十分认真地说道：“行胜于言，可不是

不言啊!”坦率地说，这也非常清晰地阐

明了“行胜于言”的内涵。而且，他的批

评实际上也揭示了清华大学办学中的一个

短板：缺乏必要的宣传，同时，对自己的

工作和成就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在提

炼有示范性和参考性的经验方面做得不

够。这件事给所有在场的清华大学领导和

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大家对

“行胜于言”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

理解。

“行胜于言”的校风已经融入了清华

大学的血脉和骨子里，成为清华人共同的

精神财富和格调。

2021年是母校建校110周年。看到校

友总会征集有关纪念文章，于是找到了几

件收藏，不由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前半段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我是1962年考

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当时处于

三年经济困难的恢复时期，除了紧张的学

习生活、有节奏的体育锻炼，还有许多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这里，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通过考核方式参加学生

理工男的人文情结
——从几件收藏看当年清华园学生生活的文化氛围

○陈家宝（1968 届无线电）

陈家宝学长

文艺社团或体育代表队。

或许是因为高考作文成绩比较好，我

慕名选择了学生文艺社，其实也就是文学

社。记得入校时，文艺社还设在明斋东

头，和学生会办公室隔着一间盥洗室。文

艺社组织上属于学生文艺社团，业务上由

党委宣传部指导。当时的社长是自动控制

系顾乃平和陈大义。后来集中搬到二号楼

三楼东侧正中间，社长是工程化学系谢新

佑，政治辅导员是自动控制系印甫盛。我

在二年级时也离开东区班级住所集中到二

号楼，记得是3022室。当时，文艺社设有

诗歌组、电影评论组和小说散文组。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诗歌显然最能

激起年轻人的热情。由著名诗人臧克家主

编的《诗刊》杂志和大学生也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那是1963年暑假，《诗刊》社在

首都剧场举办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

七十周年诗歌朗诵会”就专门邀请我们参

加。朗诵会上，北京人艺于是之、朱琳等


